
菜畦里的光阴
孙 瑞

母亲对种菜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
怀， 儿时在农村天高地阔的环境里，随
便开垦一处种上时令蔬菜，便能收获一
片郁郁葱葱。

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在自家门前开垦
出足有几亩地大的园子供母亲种菜。 我
和姐姐也来凑热闹， 我们沿着河沟边缘
种了各种小菊花、月季花、栀子花……

菊花争奇斗艳，月季的刺尖挑着晨
曦，栀子花包裹着夜露，那些野趣的绽
放比任何玩具都令人心醉。

幼时每年的暑假是我们最快乐的
时光。 菜园一角，母亲种上了葡萄树，父
亲给葡萄搭了架子。 当卷须攀着铁丝编
织的绿网， 油亮的叶子铺满整个架子，
便成了庇荫的罗伞。 晨露未晞时，随后
一串串星星点点的小白色花朵排着队
亮相，顶着露珠迎着朝阳优雅地绽放。

待到暑假来临，玛瑙般的果实沉甸
甸垂下，汁水染透衣襟的甜蜜 ，至今仍
在舌尖萦绕。

菜畦永远是方圆十里的植物图鉴，
母亲侍弄的西瓜藤似会魔法，黄瓤瓜在

藤下排成金色的涟漪，清香能引来十几
里外的惊叹。 她总说：“瓜熟蒂落总要赶
时辰，迟一步就被鸟雀偷嘴去了。 ”我们
守着这片快乐，看晚霞给叶片镀上一层
金边， 听老黄狗追逐时的风声低吼，那
时的光阴，是甜津津慢悠悠的。

儿时街坊邻居们喜欢和母亲聊天，
一起讨论种子、苗儿的种植养护 ，谁家
培育出好苗儿都分着种。 节令一到，瓜
果蔬菜应有尽有。 记得黄色的花皮瓜产
量最高、香味最浓，熟透的黄皮瓜我们
称它“噎死狗”，只因它香中带甜 ，甜中
夹杂着糯糯的香味 ， 吃起来舍不得停
口，常常噎得老半天缓不过气儿 ，至今
回味还唇齿留香。

那时我们都抢着去菜园找寻躲在

叶片下熟透的黄皮瓜， 从黄花到青果，
再到瓜熟蒂落，它们大小不一 、青黄不
一，努力地生长着，证明自己的价值。 小
小的苗儿结出大大的果儿，每当看见屋
子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黄皮瓜时，我们
便敞开肚皮吃。 香味惹得大黄狗瞪着眼
睛流着哈喇子。 它们陪伴着我的童年，
填满了我童年的味蕾。

如今母亲已定居在城镇， 前后两进
房，一方小院落整齐而雅致，青砖黛瓦间
母亲继续书写着她的植物史诗。 搪瓷与
白瓷碗成了育苗神器，辣椒苗在陶罐里伸
着懒腰，黄瓜籽在酸奶盒中萌发着新绿。

谷雨时节，她布满茧痕的手小心地
将菜苗儿栽入泥土。辣椒、茄子、黄瓜、西
红柿、鸡毛菜，它们在春风中摇曳。 小小

的苗儿看着那么弱小不免让人怜惜，风
儿轻吹，它们摇摇摆摆，仿佛稍不留意就
会被折断。 母亲说：“苗儿的生命力很坚
强， 它们的筋杆里藏着多少使不完的劲
儿。 从一粒种子到生根发芽再到开花结
果，这是它完整的一生，它肩负着自己的
使命，它的顽强也正是我需要的力量。 ”

晨光初绽，一旁的月季正梳理着胭
脂云鬓， 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的美
颜，重瓣的月季拖着晨露 ，宛若美人腮
边的胭脂。 藤萝油亮的叶子在阳光下更
加饱满，红色的喇叭状花朵绽放 ，重重
叠叠攀爬在围栏一侧，你挤我碰好不热
闹。 一旁的茶花也不甘示弱，两朵红色
的小花独具魅力地绽放着。 两种不同颜
色、不同品种的花交相辉映 ，仿佛在呢
喃细语。

当藤本月季攀着记忆的绳梯生长，
那些带着泥土腥气的清晨，那些沾着瓜
香的呢喃， 都化作搪瓷碗里游弋的波
光。 母亲的老花镜片上流转着四季，而
藤蔓依旧在黄昏里生长， 年复一年地，
替我们记住大地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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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麦香漫心田
王晓珂

走进孕育麦香的故乡
那小满的胸怀
与白浪相携的湖岸， 顺着金黄
触碰到了我的心脏……
五月中旬， 夏意已浓， 风轻日暖，

在迎来万物小得盈满时， 我再次踏上
美好的大顺镇。 大顺镇因大顺集而得
名， 它东接长丰， 北滨瓦埠湖， 有着
“两面临水两面岗” 的特殊地理地貌。
水脉根基 ， 生生不息 ， 记忆着往昔 ，
滋润着今朝， 承接着未来。

一张大巴车迎着早晨的阳光， 开
进了弥漫小满时光的大顺。 镇里接待
我们的同志正在幸福桥头等候。 人生
恰是刚好的时节， 恰如小满这个唯一
“以作物状态命名 ” 的节气 。 岁月可
待， 望着这片熟悉的土地， 我心潮如
麦， 起伏而澎湃。

一、
大顺镇地处淮夷故地， 其历史脉

络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岁月流转
间， 历史的遗迹逐渐湮灭， 镇内村落
保留的 “圩子 ”、 “郢子 ”、 “岗子 ”
等古老地名是凝固在方言里的文明密
码。

罗埠村的三姓庄 ， 相 传 是 秦 、
赵 、 李三姓先民拓荒所立 。 小杭郢
的杭姓始居 ， 老朱圩 、 李老圩 、 孟
老圩、 张老圩……这些村史较久的村
庄都带个 “老” 字， 还有众多以姓氏
命名的郢子： 谢郢、 杜郢、 冯郢、 彭
郢等。 建在岗头上的自然村大都称为
岗 ， 老嘴村的吴岗 、 新集村的姚岗 、
丁家岗， 九井村的大宁岗、 南小李岗，
薛岗村的薛岗、 大李岗， 大方村的王
岗、 上岗等。

在淮河流域素有 “南张北徐” 之
称的中理堂徐氏， 后称中山堂， 他们
的祖先在明朝从山东老鸹巷最先迁到
大顺集南的徐大树。 徐氏的第九世孙
在大顺开立集市， “大顺” 之名由此
而生。

二、
大巴车行走在袁湖的十里长沟上，

夏风飞扬， 麦田守望着村庄， 忙碌的
村民流动在田间地头， 恰应了欧阳修
那句 “最爱垄头麦， 迎风笑落红”。

在历史的长河中， 大顺这片土地
孕育出无数杰出英才。 1911 年冬， 孟
老圩中医世家的女儿孟庆树诞生， 后
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 成为中共妇
运先驱。 出生于大顺的张子福， 参加
革命工作后自强不息不懈奋斗， 最终
荣任军分区副司令。 同样出生于孟老
圩的省中医院教授孟云 ， 学术颇丰 ，
著作良多。 肝胆专家大顺骄子王成友，
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专家 ，
医学成果斐然。 1950 年， 黄士龙踏入
大顺小学， 彼时文静的少年， 后来成
为杰出的麻醉专家， 他凭借聪慧与勤
勉， 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抢救了数千
生命。 毕业于史湖小学的刘素芬， 考

入安徽农业大学钻研农学， 后致力于
农业新技术的普及推广， 荣获农业部
先进工作者称号， 成为国家土壤土肥
领域专家。 从大顺走出的这些有志之
士， 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于各行各业
发光发热。 他们脚踏实地， 珍视每一
次进步， 用实干书写人生华章， 成为
家乡引以为傲的璀璨星辰。 人生小满
胜万全———田野里的麦粒初饱， 一切
都朝着圆满生长， 却仍留一分余地。

三、
尝一口瓦埠湖的水， 或许和寻常

无异， 但当水流下肚， 思维都变得清
甜， 心中充满着温暖。 坐在大巴车上，
不由自主地想起去年此时， 在君余蔬
菜家庭农场见到的红黄交织的圣女果。
农场主吕女士勤劳能干， 她向我们展
示了枝头上一串串一颗颗诱人的果实，
那是色彩与甜美完美融合的味道， 恰
似 “大顺小满” 的滋味。

抵达大顺， 广阔金黄的田野让我
的思绪一度空白 ， 想诉说内心感受 ，
却觉无数色彩融进思维， 绿、 紫、 白、
蓝……复杂又清新。

通往湖边弯弯的水泥路旁， 粉红
色蓼花的花序排列成圆锥状， 微微下
垂， 像是一种谦逊的姿态。 湖野路堤
下， 一片片老鸹草绽放淡紫色的花瓣。

位于瓦埠湖边高地前端的老嘴村
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村 ， 旧名李老嘴 。
从高空俯视， 宛如一张大嘴品尝着湛
蓝的湖水。 这里是一方水岸， 属北亚
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5°C， 滨
水而居， 美好而舒适。 李老嘴湖湾里，
灿灿的波光里游荡着一群白鹅， 小木
船点缀其间， 远处瓦埠大桥在薄雾中
影影绰绰， 像一幅水墨画， 映在湖与
蓝天之间。

四、
古老的沿河在瓦埠镇北侧的大桥

湾向东流淌， 是庄墓河与瓦埠湖的连
接线， 《水经注》 称阎浆水。 它流经
大顺境内的郑家、 罗埠、 殷埠、 余埠
四个古渡口 ， 千百年来的往来摆渡 ，
承载着人们悠长的烟火气息。 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 客轮驶入瓦埠湖， 人们
纷纷从码头登上客船， 从水路去往县
城， 开启了新的水运篇章。

大顺依水而生， 既得到水的滋润，
也受到水的困扰， 水利建设意义重大。
大井水库、 老龙头水库的兴建， 灌溉
了万亩农田， 小嘴、 马岗等多个电力
排灌站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灌溉系统 ，
为农业生产改善了条件。 如今， 引江
济淮工程更凸显了大顺的地理优势 。
昔日的旱涝， 已成为过去， 大顺保留
了纯粹的自然生态， 焕发着天然的生
机。

这个小满的时节， 我想采一把原
野麦香带回家， 将初夏的清甜留在笔
端。 愿时光在此驻足， 停留在大顺这
片湖光、 草色与谷满田野的地方。

雨落春夏间
徐满元

在春夏接壤的开阔地带， 有太多
的植物想用勃发的绿枝翠叶去填满 ，
可最终还是难以如愿。 只有一场像样
的雨， 才能字字句句般将其填得满满
当当。

仔细观察这场落在春夏间的雨 ，
不难发现： 她既不像春雨那样淅淅沥
沥， 也不像夏雨那样轰轰烈烈， 还不
像秋雨那样缠缠绵绵， 更不像冬雨那
样凄凄弱弱。 那雨仿佛是经过精心拿
捏的： 不大也不小、 不急也不缓、 不
冷也不热、 不粗也不细、 不偏也不倚、
不聚也不散。 那似乎不是雨， 而是天
地在用春夏接壤地带的方言促膝谈
心。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大概就是在
谈春夏顺利交替之事 。 那娓娓道来 、
条理清晰而又心平气和的样子， 极富
感染力。 一棵棵绿意盎然的树冠， 因
担心音量不够大而有碍倾听， 便纷纷
化身质量上乘的话筒， 恰如其分地放
大着 “雨音 ”。 一条条小河 ， 录音磁
带似的记录着天地谈话的内容， 从不
错过任何精彩片段， 好随时放给两岸
欣赏。

仿佛是征得春天的同意后， 这雨
才用母亲般的叮咛， 将仍沉睡在春泥
中的荷藕嫩芽唤醒。 都说 “春兰秋菊，
夏荷冬梅 ”， 作为夏的标签和招牌的
荷， 对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说来也
巧， 经过这场雨的洗礼， 一枚枚铜钱
大小的荷叶怯生生地浮出水面， 像是
交出由暮春到初夏的盘缠， 换取一路
平安。 可写诗的我， 更愿意把这一枚
枚铜钱， 看作春夏互换公文时， 钤下
的一枚枚颇具公信力的印章。

这场雨就像一篇大作， 其公开发
表在大地的文学副刊后， 引起了气温、

云朵、 草木、 飞鸟、 江河湖海等众多读
者的强烈共鸣。 真可谓是 “反响超常”。

气温在稳住 “温暖” 的基本盘后，
像草木一样节节攀升 ， 让夏的雏形 ，
与雏果一起从落瓣的告别声中显现出
来 。 就连风也不再与 “寒 ” 和 “冷 ”
有什么瓜葛， 而与万物一接触， 便变
成了 “舒服” 的标签， 谁把它贴在身
上都不想揭去。 更有趣的是那些云朵，
似乎通过这场雨， 便已清晰地嗅到夏
天的信息， 恰似鱼儿闻到了诱饵的香
味 ， 情不自禁地加大了游动的速度 、
力度和范围， 并最终学会了于夏日天
空的舞台上搭积木、 玩魔术， 花样翻
新， 异彩纷呈， 俘获了一双双仰望的
眼睛。 飞鸟也似乎在迎春时透支了热
情， 鸣叫声不再像草木那样越来越茂
密， 而是错落有致， 唱和有度， 好像
提前做好了准备， 以迎接炎夏时节的
“深入浅出” 式的 “隐居” 生活。 可在
积蓄越来越丰厚 、 经历越来越丰富 、
见识越来越宽广的江河湖海眼里， 落
在春夏间的这场雨， 早已把浮云和飞
鸟都变成了暮春打给初夏的名片， 让
暮春与初夏由陌生到熟悉 ， 很快就
“一见如故”。

落在春夏间的这场雨， 恰似一幅
厚重的门帘 ， 让北方 “春雨贵如油 ”
的谚语暂告一段落， 也犹如振振有词
的篇幅不短的宣言， 直接宣告了雨水
由少而多、 由缓而急、 由疏而密、 由
细而粗、 由小而大的转折点和分水岭。
其既是一场热热闹闹的春天的喜剧正
在拉下的帷幕， 也是一场更加轰轰烈
烈的夏天的多幕剧逐渐拉开的序幕 。
身处其中， 感觉自己也成了这场雨中
幸福的一滴。

凝望处，母亲的温柔镌刻时光
代宜喜

墨色未褪的苍穹下，矿区在清晨五
点的寂静里沉睡着。 升井后安全帽上的
矿灯刺破薄雾时，我总会不自觉地向老
家的方向凝望———青瓦斑驳的老宅门
楣上，垂落的艾草仿佛还留存着母亲指
尖的温度。 近 30 年的煤矿生涯磨平了
棱角、模糊了记忆，却始终抹不去对母
亲绵长的思念。

因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接母亲来城
里住的次数屈指可数。 前年深秋，终于
将年迈的母亲从老家两位哥哥那儿接
到身边。 老式居民楼二层的阳台，成了
她守望的据点。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她像一株被移栽的老树，在陌生的土壤
里艰难适应着。

一日我提前下班回家，远远望见母
亲在平台护栏边探出头，在暮色里飘摇
如风中芦花。 “妈，阳台风大，别老是往
外看，我会及早回来的……”话未说完，
她转过布满沟壑的脸庞，浑浊的眼眸泛
着涟漪：“看了好久，咋没见到你？ ”我摸
着电动车头盔苦笑———“我骑着电瓶
车，戴着头盔和口罩，骑得又快，你怎么
能看到呢……”

泡好两杯清茶，打开老式视频唱戏
机， 陪她闲话家常 ， 这几乎成了母亲
在城里的全部慰藉 。 她总试图帮妻子
择菜、 扫地 ， 却总被悄悄返工 。 望着
卧室里徘徊的佝偻身影， 我轻声辩解：
“就让她做点吧， 闲下来她该觉得自己
是个吃闲饭的。” 眼前的母亲， 让我想
起了年轻时的她———在农村的田埂上，
她是健步如飞的 “铁娘子”， 是能顶半
边天的劳动好手 。 如今 ， 却成了需要
被反复叮嘱 “别碰电器 ” “别碰煤气
阀” 的 “老小孩”。 这情景， 多像矿井
里那些被淘汰的老设备 ， 静静躺在仓
库角落， 机身的划痕虽已斑驳 ， 却依
然诉说着曾经的荣光。

母亲带来的蓝布包袱珍藏在衣柜
底层。 展开时 ， 千层底布鞋的细密针
脚， 恰似她眼角深深的年轮 ； 铁圈似
的顶针依旧箍在变形的指节上 ， 凹痕
里沉淀着 40 多年的光阴。 儿时煤油灯
下， 麻线穿透鞋底的 “哧啦 ” 声与屋
外风雨交织， 是我最初的安眠曲 。 如
今想来， 母亲用顶针抵着钢针的姿态，
与矿工用风镐叩击煤壁的样子竟如此

相似———一个在灯下编织温暖 ， 一个
在地心采撷光明 ， 同样的坚守 ， 在时
光里交相辉映。

冬日暖阳里 ， 我慢慢地搀着母亲
下楼晒太阳 ， 她枯枝般的手指紧紧攥
着我的衣袖， 仿佛要抓住正在流逝的
时光。 恍惚间， 30 年前那个拽着母亲
衣角赶集 、 闹着要好吃的懵懂孩童 ，
与眼前的场景重叠。

此时 ， 一朋友来电催促我有要事
相 求 ， 我 指 着 二 楼 阳 台 轻 声 叮 嘱 ：
“妈， 家就在那儿， 一会儿您自己上去
啊。” 忙完事情已是傍晚， 原以为母亲
早已回家， 转过墙角却看见 ， 她依然
坐在楼梯口， 朝着我来的方向张望。 那
一刻，愧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我急忙
上前搀扶， 她的手在我掌心轻轻颤抖，
像一片历经风雨的落叶。 此后，她便很
少下楼了， 或许是害怕再让我担心，或
许是怕自己成为我的负担。

每次上班前，我总会有意无意地抬
头望向阳台。 母亲守在那里，尽量探出
身子向我挥手，身影单薄却坚定。 我也
微笑着朝她挥手， 明知她可能看不清，

却依然执着于这无声的告别与牵挂。
老屋前的柿子又红了，而对母亲的

思念， 永远停留在记忆里的那个秋天。
半生不熟的柿子在温水里咕嘟作响，氤
氲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也模糊了趴在
窗台数柿子的童年。 现如今超市里的柿
子，红得发亮，咬开却满是涩味。 终于懂
得， 最甜美的滋味原是母亲用皱纹酿
的，用白发腌的，用一生的辛劳煨的。 那
是岁月沉淀的爱，是任何光鲜外表都无
法替代的温暖。

大爱无言。 母亲用朴素的言行，诠
释着世间最无私的母爱。 她曾用坚实的
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她那关切的目光
和挥手的姿势里 ， 依然满是牵挂与期
盼。 这份爱，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
紧紧包裹，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最温暖
的港湾。 母亲日渐沧桑的背影，不再挺
拔；愈加深刻的皱纹，布满脸颊。 几十年
来，她的奔忙操劳、勤俭奉献，让我泪湿
衣襟。 每次叮咛，都如黎明的曙光，照亮
我前行的路、奋进的路、回家的路。

感恩母亲 ，愿天下母亲 ，岁月温柔
以待，幸福安康常伴。

端午思乡
马骏斐

静水微澜
沉睡了两千余年的涛声重新唤醒
苇叶指间翻飞
一粒粒洁白的思念被裹紧

艾草悬于农历的门楣
菖蒲如剑刺破乡村的雾霾
雄黄酒滴入的蓝边碗里
隐约浮现遗落在童年的楚辞残章

龙舟划开春秋的水面
编钟青铜之声被乡音的号子敲响
那些被江水浸泡的传说
以激越的鼓点撞击游子的胸膛

亲情在灶台氤氲
火光照亮节气里泛黄的影像
艾叶上所有的露珠
都在梦里汇流成老屋门环上的月光

升起在眺望里的炊烟
缠绕住遥远的村庄
今夜在流浪者舌尖跳动的
都是那来自故乡的绵绵粽香

粽子里的思念
刘 强

风，携带着艾草的芳香
从遥远的故乡吹来
一片失眠的流云
擦亮了悬在窗外的新镰
新摘的竹叶仿佛是岁月的书签
在端午的页面将时光放缓
糯米柔软成晶莹剔透的思念
一颗蜜枣潜进记忆里的甜
我小心翼翼地包裹
每一次的缠绕都像故乡山径的盘旋

童年时的端午节啊
总是恰逢抢时麦收或趁雨插田
母亲只会在夜晚包成我的期盼
当炉火煮沸的香甜
加速我梦中如瀑的垂涎
母亲又把微笑嵌进灯火阑珊
如今，漂泊的脚步走过万水千山
妈妈的味道又在心底涌翻
我该包多少粽子
才能唤回远去的旧年？

三 自 之 境
高 旭

我的人生哲学是追求与实现“三自之境”：自然、自在
与自由。

人生的一切都应遵循自然之道。 自然，就是顺应身心
运行的规律，不过度为难自己。

吃得健康，喝得滋养，睡得安稳，心态平和，当身体舒
适，心理舒畅时，活得也就自然了。 养生之道，其实无需复
杂。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该食便食，该眠便眠，心不轻
动，情不轻扰，“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所以他们
烦忧少，活得自然且长久。

自然，就是在生活中不违背身心舒适的规律，改掉习
以为常的坏毛病，学会善待自己，尊重身体与心理相对独
立的特性。 要知道，虽然身体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也是，但
某种程度上，又不完全是。它们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我们
不应忽视身体与心理的自我需求，轻视让它们良性运作的
规律。

“身心安乐，实符欢喜之园。 ”身心的自然良好，是生命
得以稳健存在的根基。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都会落空。让
自己活得自然些，规律些，是人生首先要做到做好的事。

人生追求身心的自然，是为了实现身心的自在，完成
自我生命的解脱与安顿。

白居易诗云：“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 ”让自己活得
自然，更让自己活得轻松惬怀，这是人生更深更本质的内
在期求。

只有生活简约，不生奢欲，不为物扰，安己所安，行己所

乐，我们才能不为外缚，不为己限，获得身心上的自在自适。
自在是向内看的。列子说：“重于外者必拙于内。”反言

之，归于内者必轻于外。 人生要想活得自在，终是要走“向
内”这条路。 轻其应轻，重其当重，自在的身心状态也就实
现了。

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儒家与佛家，都蕴含着引导人们
解脱俗心、自在超迈的智慧。用道家的眼光看，人生只有自
然了、自在了，方可进入一种审美化的自由的生命境界。无
趣的人生，缺少心头活水，人心是枯涩的，空虚的，外在拥
有再多也没用，掩盖不了人生的肤浅，遮蔽不住生命的轻
浮。 元稹便曾慨叹：“世累为身累，闲忙不自由。 殷勤辋川
水，何事出山流。 ”活得自然，活着自在，人生方能焕发新的
气象，眼中的世界也会充满生机与美好。 正是在身心的轻
快愉悦中，生命才能感受到无所系缚，无所负累的自由，感
触到更多的欢趣，进而内生出与天地相呼应的无穷美感。

天地有大美，我们的生命也有大美！不自限者，天地辽
阔，其美可见！

自然、自在与自由，是人生的三种层次与境界。从关注
身心的健康，走向身心的解脱，最终达到身心的超越，这是
一条安顿自我生命的理想之道。 如何让自己的人生不虚
度？ 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自具美感？ 每个有生命自觉的人都
会不断思考与体悟。 而我选择与践行的就是蕴含自然、自
在与自由的“三自之境”。 体悟顺应自我的生命之道，我觉
得，真心不错！

牧野翔羽 徐金陵 摄


